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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琢 李若萱 刘博约 秦汀萱
王兆宸 陈亦冉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小记者团

虎年春节，你过得有意思吗？

每当天气渐渐回暖，新春的姹紫嫣红

便在徐徐春风中渐渐酝酿。时光流转，春

节的习俗也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化着。

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小记者

团采访了身边的长辈，跟随他们的记忆，

坐上时光火车，探寻十几年前，甚至几十

年前的年俗。他们也采访身边的同龄人，

呈现出 05 后中学生眼中不一样的年味儿。

祖父辈的春节：
手头不宽裕VS日子热闹喜庆

“我很庆幸，我的曾祖父很长寿。他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

事。他爱讲，我也爱听，尤其是讲他小时

候的生活习俗。”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

一 （12） 班同学王兆宸说。

这个春节，曾祖父给王兆宸讲了有关

过年祭祖的故事。

曾祖父回忆道，在他小时候，祭祖是

过年必有的一道仪式。大人们要在红纸上

把家谱写下来，摆在祖宗像前，再摆上四

道菜。接下来，大人们给祖宗磕头，晚辈

给长辈磕头。

让王兆宸曾祖父印象最深的，是祭祖

时大家身上的新衣服，“平时，大家的衣

服上有大大小小的补丁，只有过年时，才

舍得穿一件新衣裳。”

说着，曾祖父不忘嘱咐王兆宸，“现

在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还都上

得起学。你要知足，惜福，心存感恩，感

谢国家。”

和祖父辈聊天，中学生们有一个共同

的感受，那就是现在的日子和之前比真的

是天壤之别。

“这种感觉，仿佛在曾祖父的记忆里

走了一圈，像看了一场电影。”王兆宸说。

在采访陈亦冉同学的外祖父时，同学

们也有类似的感受。当时，老人家眯着眼

仰起头，仿佛在追忆逝去的年华。

半晌，老人家徐徐地说：“那时候家

里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块儿肉，只盼

着过年时邻里街坊杀一头猪，匀给大家一

点儿。”

不过穷归穷，老人家记忆里的春节，

过得还是很讲究的。

比如，贴春联，这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

的事。腊月三十，午饭前，大人们需要把旧

的春联撕下来，再把新的春联贴上去。

“ 那 时 候 可 没 有 现 在 这 样 的 双 面 胶 ，

我们都是用面粉掺水熬制出来的糨糊，用

大刷子蘸上糨糊刷在墙上，对联贴上去既

牢靠又环保。”陈亦冉的外祖父讲得绘声

绘色，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高二 （8） 班沈

小琢同学的父亲说，小时候过年是从过小

年开始的，从小年起，孩子们就可以吃到

粘 牙 的 关 东 糖 、 平 时 难 以 吃 到 的 花 生 瓜

子。他们还可以借着过年的开心劲儿，和

父母一起糊窗户、贴窗花。

“ 从 初 一 到 初 五 ， 是 过 年 最 热 闹 的 5
天，大家走街串巷，互相送出祝福。直到

正月十五过后，红火热闹的年才算告一段

落。”沈小琢的父亲说。

说起春节，秦汀萱同学的奶奶的脑海

里 浮 现 几 个 关 键 词 ： 祭 祖 ， 赶 集 ， 去 庙

会，吃素馅饺子，看邻居家放的烟花⋯⋯

“小时候家里并不宽裕，我记忆里的

春节比较朴素。”奶奶说。

打开奶奶的记忆之门，同学们发现，

春节在大人们忙里忙外的脚步里和爆炒五

花肉的香气里渐渐近了，孩子在窗前贴剪

纸，屋内破旧如昔，只有桌子上盖了一块

红布，第一锅菜已经出炉。

一阵风吹进家门，是奶奶的父亲，他

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朵绒花，递给

女儿。那朵红色的花盛开着，像是暖春已

至。奶奶讲给同学们：穷困又如何呢？只

要满怀希望与期待，亦是大幸。

刘博约同学的父亲谈起春节，眉眼间

都透着新春的喜气：过大年最高兴的事情

就是能穿新衣、领压岁钱。

“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不富裕，就

等着过年置办一身新衣服。”刘博约的父

亲回忆，大人给孩子们发了压岁钱，孩子

们 就 拿 着 崭 新 的 钞 票 ， 飞 也 似 地 窜 到 街

上，从腊八一直玩儿到十五。

那时候，孩子们常常出门放鞭炮。刘

博约的父亲记得，那时所谓的鞭炮，不过

是两厘米长的小炮儿，没有红皮儿裹着，

孩子们就一颗一颗地点着玩，那种感觉和

现在的摔炮应该差不多。

“总之，虽然穷，但也很快乐。”刘博

约的父亲感慨道。

05后的春节：
鞭炮烟花少了 VS 网络拜

年新风尚

说起现在的春节，刘博约的父亲总觉

得年味儿淡了。他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富足，可年味儿却越来越淡了。从诗词中

的“爆竹声中一岁除”到如今安静的除夕

夜，“ 年 ” 似 乎 不 再 有 那 些 “ 盛 大 热 烈 ”

的仪式了。

05 后同学们也纷纷感慨：“春节除了

放长假，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有的

同 学 说 ， 每 逢 春 节 ， 总 会 想 起 小 时 候 过

年的情景，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年”这

个 词 都 仿 佛 是 热 气 腾 腾 的 ， 像 空 中 热 烈

的 烟 花 。 可 现 在 却 没 有 了 以 往 那 种 浓 浓

的年味儿。

沈小琢说，似乎在年夜饭开始的那一

刻，她才感受到——原来，过年了。

刘博约说，身边的同龄人，很少再愿

意花时间去“遵循”老的习俗，更多是在

微信里互致祝福、发发红包。

李若萱同学发现，过年回家，亲朋好

友团聚一堂，但一些同龄人宁愿抱着手机

在虚拟网络“神游”，也不愿意接触真实

的亲情，“亲戚朋友就在眼前，可中间却

隔着最遥远的距离。”

沈小琢同意这些说法，不过她还有一

个新的观察角度：如今的年味儿在新技术

的发展下，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渗透人们的

生活。具体来说，每逢春节，各大社交平

台，都会开展类似“集福字”的活动。

“这是呈现在互联网上的新风尚，是

基 于 科 技 技 术 进 步 的 产 物 。” 沈 小 琢 说 ，

“如今，拜年的方式也在不断丰富。视频

通话使天涯各处的人们心连心，微信红包

让长辈的宠爱如期而至。屏幕上的电子烟

花在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也让空气

保持清新干净。”

在沈小琢看来，这是时代馈赠给人们

的礼物，让世界联系更紧密，让天涯海角

的游子跨越大洋，看到新年的红灯笼，享

受团圆的幸福，也让空气更加清新，让生

活更加安宁。

怀念从前的 享受现今的

“过年，过的是一种情。我们怀念从

前的过年，是怀念一种惊喜和期待；我们

享 受 现 今 的 过 年 ， 是 享 受 一 种 宁 静 与 祥

和。”沈小琢说。

她说，每年春运不论路有多难走，票

有多难买，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回

家的旅程。春节，不只是过年，更重要的

是亲人的团圆。

看着电视机传来春晚的画面，沉浸在

家人推杯换盏的气氛中。上了年纪的爷爷

奶奶的笑容撑开了皱纹，弟弟妹妹的吵闹

回荡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爸爸、伯伯和叔

叔们，围在餐桌旁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 这 就 是 沈 小 琢 所 期 待 的 过 年 画

面。她说，正因为有这样的相聚，才有了

记忆里那永不褪色的农历新年。

在她看来，时代在变化，过年的形式

也在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不变的依然

是中华传统节日里人们对和谐与幸福的向

往，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今年的饺子格外香，这是团圆的味

道，它在舌尖上跳跃，在内心里舞动，在

血 液 里 流 淌 ， 是 值 得 用 心 品 味 一 生 的 味

道。”沈小琢说。

（指导老师：李思思 张京灵）

05后眼中的别样年味儿

□ 邓恵侨
广西南宁市第四十四中学1916班

这么多节日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春

节。我的老家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那

里的春节可热闹啦。待腊月二十三送灶

一 过 ， 家 家 户 户 开 始 忙 活 起 来 ， 制 肉

粽，打糍粑，做米花糖⋯⋯村前寨后传

来阵阵清脆的敲饼声，喷喷油香弥漫着

壮村小巷，连空气中都散发着各种食品

的丝丝甜香⋯⋯

我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和母亲一起做

米花糖了。天一亮，母亲就把悬挂在梁

上的袋子取下来，从里面拿出晶莹圆润

的糯米。

“妈，为什么不用我们平时做饭的

米呢？”我问母亲。

母 亲 说 ：“ 普 通 的 长 粒 米 黏 性 不

够 ，也没有嚼头儿。”接着，她用爸爸

早 上 从 山 里 挑 回 来 的 泉 水 泡 米 。 这 一

泡，就是两个小时。

之后，母亲熟练地将糯米一捧一捧

地捞起，再放入竹篮沥水。我也学着母

亲的样子，笨拙地捞起糯米，但一不小

心，糯米从我的手心洒落不少，母亲连

忙说：“小心点，多可惜啊。”

待糯米沥干水后，母亲将它倒进铺

好 纱 布 的 笼 屉 里 ， 然 后 吩 咐 我 来 烧 柴

火 。20 分 钟 后 ， 母 亲 掀 开 盖 子 ， 扑 鼻

而来的是阵阵米香与竹香。看我要流口

水了，母亲说：“瞧你这馋样儿，更香

的还在后头呢。”

母亲把蒸熟的糯米平铺在放有纱布

的竹匾上，压实，再将竹匾放在温热的

炭火上烘烤，我和母亲静静地坐在炭火

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不多久，糯米就烤好了。母亲将烘

干的糯米切成块儿。我赶紧把糯米块儿

放入刚烧热的油锅里，一旁的母亲看着

我焦急的样子说：“温度不能过高也不

能过低，等油冒小泡泡放进去最合适。”

她将一根筷子放到油锅里试温，待

筷子上冒出小泡泡，她迅速放入糯米块

儿，像变魔术似的，刚放下去的糯米，

就变成黄灿灿圆润饱满的小米花。

紧接着，母亲将爆好的米花，倒入

事先熬好的糖浆中迅速翻拌，再倒入刷

油的竹匾里塑形。到这里，米花糖总算

是做好了。

我迫不及待地塞一块儿到嘴里，母

亲笑着说，“慢点儿，小心烫嘴。”

如 今 ， 虽 然 我 们 全 家 搬 到 市 区 定

居，但每到春节，我们都会回老家做米

花糖。在那里，尝着米花糖，望着灯火

通明的村落，许下新年愿望，这，就是

我的春节！

（指导老师：莫丽娟）

这

，就是我的春节

□ 彭妍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二716班

高一那年秋天，外公去世了。

我塞了张请假条回家，随即便在昏暗

的老房子里看见了外公，他很安详地躺在

那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的生命原

来是这样的短暂，像一列火车飞驰而过，

卷起路边一阵尘埃，尘埃在空中翻腾，又

落下去，回到土壤之中，似乎没有来过。

而死亡就藏在那飞驰而过的风里，不容易

被人察觉——可它又是那样近。近得就像

发生在昨天一样。

“ 五 一 ” 放 假 ， 我 背 着 书 包 回 到 家

里，妈妈正在吃饼干看手机，见我回来，

抬头说了句“你奶奶去世了”。

奶奶和很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

农村妇女一样，没读过什么书，不识字，

十来岁就到了一个陌生村庄，嫁给了一个

陌生男人，然后便开始履行所谓女人的义

务——生孩子。奶奶一共为爷爷生了 9 个

孩子，其中夭折了 3 个。

她一辈子都待在那个村庄里，日子冗

长而单调，像织布机上的经纬，织出了那

么多岁月的布匹，却全是一个花色，最后

在数着土墙上光影的日子里一天天老去，

将生命给予的一项项技能一一归还，最后

一项，便是呼吸。

奶奶又是一位不太典型的农村妇女。

她不会干很多活儿，做饭炒菜的事都是让

爷爷做，对自己的小孩也是动辄打骂，从

不关心他们这里衣服破了个洞，那里鞋子

开了个眼儿。老了以后，逢年过节从不给

小孩压岁钱，也不留大家吃饭。

去 集 市 上 赶 集 ， 奶 奶 从 来 是 只 吃 不

买，最后还同摆摊老板吵一架。问她为什

么不给人家钱，她便两眼一瞪，手一挥，

理直气壮道：“你们给我钱了吗！？”事实

却是大家每年都会给。

奶奶还喜欢逢人就说子女们如何不关

心自己，如何不给自己钱养老⋯⋯

妈妈说，奶奶不会疼人。

三姑六婶说，奶奶自私又小气，跟掉

到钱眼儿里一样。

左邻右舍说，奶奶好搬弄是非，不讲

道理。

可 我 知 道 ， 奶 奶 不 会 疼 小 孩 ， 奶 奶

自 私 又 小 气 ， 奶 奶 不 讲 道 理 ， 全 都 是 因

为 —— 奶 奶 自 己 就 是 小 孩 ， 一 个 老 了

的、任性的小孩。

我 的 故 乡 有 座 山 ， 山 下 有 个 十 字 路

口 ， 十 字 路 口 旁 佝 偻 着 两 排 已 老 了 的 樟

树，奶奶有时会坐在樟树下的青石板上，

和一群老太太一起卖菜，也不吆喝，只是

那样坐着。

我有时经过那儿，总会犹豫该不该过

去喊一声——因为奶奶是不认识我的，她

有太多的儿孙了。有次我过去喊了，向她

解释了很久我是谁，奶奶才终于想起来，

然后便一面用她粗糙的手紧紧地拽着我，

一面对其他买菜的老人们笑着说：“这是

我孙女！这是我孙女！”

在 我 走 时 ， 她 还 塞 给 我 一 大 把 四 季

豆 ：“ 拿 回 去 吃 吧 ， 拿 回 去 吃！” 于 是 我

就 抱 着 四 季 豆 往 家 走 。 一 路 上 长 条 的 豆

子 们 伴 着 我 的 脚 步 ， 一 晃 一 晃 的 ， 像 风

在微笑。

后来，妈妈告诉我，奶奶每次卖不完

的菜都会拿给她，不过，却是要付钱的。

奶奶偶尔会来我家吃饭。有次妈妈恰

好有事不在，便由我来招待。我吃完后，

一直心念着楼下的电视机。于是我犹豫片

刻后，还是开了口：“奶奶⋯⋯我下去看

电视了？”

奶 奶 拿 着 碗 筷 ， 闻 言 转 过 头 来 ， 随

即，我清楚地看到，奶奶那张爬满沟壑的

脸 上 ， 原 本 熠 熠 的 光 彩 一 点 一 点 黯 淡 下

去，如老旧的灯丝耗尽了最后的生命般，

嗞 的 一 声 熄 灭 了 ， 只 剩 下 一 层 厚 厚 的 灰

烬。冷风一吹便划开她的眼睛，飘洒进她

眼里那片灰暗的原野上。

我几乎是待在原地，因为我在这样一

片几近荒芜的原野里，窥见了一位迟暮老

人的一生。

不 知 从 何 时 开 始 ， 每 到 傍 晚 ， 奶 奶

会 搬 着 她 的 小 板 凳 ， 坐 在 夕 阳 下 唱 戏 ，

唱 来 唱 去 永 远 是 那 么 一 段 ：“ 我 十 三 岁

嘞 就嫁给你爷爷嘞 早上去打柴嘞 下午

去洗衣嘞⋯⋯”

词曲都是她自己编的，方言里夹着戏

腔，却没有丝毫吴侬软语之意，有的只是

一个老人饱含岁月的沙哑嗓音，是如此的

沧桑，是近乎让人落下泪来的凄清，是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升日落所积攒起来的

孤独和落寞。

奶 奶 是 在 一 个 早 晨 去 世 的 ， 我 上 午

才 坐 车 赶 回 老 屋 。 奶 奶 已 经 很 老 了 ， 老

成 了 这 间 土 墙 青 瓦 的 一 部 分 。 早 上 在 老

屋 后 的 园 子 里 拔 菜 的 ， 是 奶 奶 ； 上 午 站

在 那 口 黑 色 大 铁 锅 前 炒 菜 的 ， 也 是 奶

奶 ； 中 午 坐 在 那 张 脏 得 已 看 不 出 原 始 色

的 八 仙 桌 上 吃饭的，傍晚坐在门前的矮

石梯上望着夕阳发呆的，晚上躺在昏黄灯

光下回忆往年的⋯⋯全都是奶奶。老屋的

每一个角落，每一方凹凸不平的土地上，

都有一个或站或坐着的奶奶。

妈妈让我去给奶奶作个揖，好让她保

佑 我 考 个 好 大 学 ， 我 是 向 来 不 太 信 这 些

的，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事，死后反而就

能做到了吗？但我还是去拜了三拜，不是

为她保佑我，而是为了别的。

奶奶下葬那天我没能去，因为我还要

上学，妈妈不让我请假回来，所以我当天

晚上就又坐车离开了。我走时是在晚上，

茫茫夜色之中，我看见板凳上和矮石梯上

的奶奶站着门口目送我离去，她渐渐地融

到 村 庄 的 黑 暗 里 。 远 处 的 狗 吠 声 此 起 彼

伏，我再也看不见奶奶了。

（指导老师：刘剑）

我的奶奶是个老小孩
树 洞

心理老师：

您好！
大年初四，闺蜜叫我陪她逛街买东西、

看电影，赶巧的是，在外地读书的表兄妹们
来家做客，时间撞了。我几次想回绝闺蜜，
但还是张不开口，为了不让她失望，我硬着
头皮陪了她一天，回到家时表兄妹已经离

开，妈妈说他们等了我很久才回去的。我在
学校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懂得拒绝
人，为了情面，最后搞得自己很苦恼。

我该怎么办呢？
大月亮

大月亮同学

你好！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能够感受到你是

一位很善良的女孩，经常为了小伙伴的事
情打乱自己的计划，但结果却让你左右为
难，一面是不想得罪的友情，一面是自己
内心真实的需求，这样的状态的确会让人
比较苦恼，压抑了自己的需求，违背自己
的意愿，失去了自我。

我们不妨尝试“优雅”地拒绝别人不

合理的请求，这样对我们的人际交往会有
很大的帮助。拒绝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

“真诚＋建议”，就可以既与朋友保持友
谊，又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

比如你的闺蜜要求你陪她逛街，你可
以很真诚地告诉她，在外地读书的表兄妹
要来家里做客，建议是否可以换一天陪
她。她是你的闺蜜，会从你的角度考虑，
并尊重你的意愿。

心理学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重视自身感受，存在感越强，个人自由选
择的范围就越大，个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
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对自己的情绪和行
为自控力就越强。相反，当一个人丧失了
存在感，意识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就会
听命于他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
的计划，最后影响着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当别人提出一些不合
理 或 过 分 的 请 求 时 ， 我 们 也 有 权 说

“不”。我们要得体、巧妙地拒绝对方，让
对方不会很尴尬，有台阶可下。比如生活
中也许会遇到：考试时，好朋友要求你配
合他作弊，怎么拒绝呢？同学叫我侮辱性
的绰号，怎么回应呢？异性同学给你写求
爱信，怎么处理呢？

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立场，该不该拒
绝。对合理的请求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
不能拒绝，但面对不合理的请求和力所不
及的事时，我们要大胆地说“不”。

其次，拒绝时先诚恳地向对方陈述理
由，最后表明自己的决定，同时要尊重对
方，换角度理解对方的处境，语态要缓
和，考虑对方的感受，最重要的是表达出
自己的真诚。

最后，在沟通时眼睛要注视对方，冷
静地告诉对方你真实的想法。

你的老师 曹刚

信后反思：

中学生的身心发育日益成熟，他们急

于摆脱少年稚气，处于自我同一性的困惑

中，在人际交往方面，中学生这一特征尤

为明显。在这个阶段，学生与父母交流逐

渐减少，他们渴望能与同伴交流，渴望被

接纳，在别人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请求时，

常常为了顾及“面子”“友情”而做出违

反本意或违反常规的事，使自己陷入被动

的处境中。要鼓励他们认识到“优雅地拒

绝他人”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并学会

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请求。

做老好人，让我疲惫不堪
心理信箱

真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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